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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是书面语训练的重点 ,应以当代白话为主体 ,适当保留一些 30 年代美文和近代白
话小说 ;加强非文学性书面语的训练。要充分重视普通话口语的听说训练 ,改变过去
只重书面语的弊病。正视方言的存在 ,适当利用 ,排除干扰 ,依据不同方言区的特点
确定不同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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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and high school should dispose the relation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 colloquialism , mandarin and dialect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of
current Chinese. Classical Chinese should be extractive , pellucid and propitious to communi2
cate the distillat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 enjoy the artistic composition. Colloquialism is the em2
phasis of teaching in writing language which should include more colloquial articles in current
and less in 1930’and b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intensify the training in extraliterary writing
language. We should have high regard for the training in hearing and speaking of mandarin ,
which was neglected in the past .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nvisage the dialects and properly using
them , eliminate disturbing of them. Furthermore , the author emphasizes to compile teaching
material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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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而且先入为主 ,在语言习得时期就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母语 ,这四种语文工具并非各行其
道、互不关涉 ;也不能执其一端 ,摒除其他。在社会生活中 ,它们可谓各得其所 ,并存共用 ,并且
相互渗透 ,难以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
就交际领域说 ,文言和白话都是书面语 ,文言是古代传下来的书面语 ,白话是近代形成的
书面语。白话以吸收近代口语为主体 ,也承继了大量文言成分。现代普通话和方言则是指的
口语 ,由于当代的汉语方言还相当活跃 ,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渗透是双向的。从近代到现代 ,
就通行面说 ,白话和普通话虽然是后起的、新生的 ,却都是普遍通行的 ;文言和方言虽说都是固










　　由此可见 ,现代的口语 ———普通话不但和方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而且直接继承了白话
的传统 ,吸收了不少文言的成分 ;其书面语形式不仅与口语有别 ,与近代白话乃至五四以来的
白话也有许多差异。现代的语文教学无非“听说读写”的训练 ,便和这四样东西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文言、白话和普通话、方言都是语文教学必须正视和合理处理的。认真回顾近百年来
的语文教育 ,就不难看出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把这四者的关系处理得好些 ,教学效果
就好。反之 ,凡是未能正视问题 ,没有处理好四者的关系 ,语文教育就会出现大问题。
二　文言文的教学重在方向 ,贵在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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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作品都是具有欣赏价值、十分吸引人的。正由于如此 ,加上文言表达系统相当的稳定 ,在一






要。因此 ,对于现代中文教育 ,多数学者都认为应该有一定比例的文言文教育。确实 ,像“床前
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这类古诗即使是现代的低幼儿童也并不难理
解 ,教得好 ,对启发艺术思维、领略民族文化都有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然而在现代中文教育中 ,文言文一定不能教得太多 ,更不能作为教材的主体 ,哪怕只是阅
读文言文 ,也不能作为教学要求。理由主要有以下两条。
第一 ,文言与现代通行的汉语 (不论是书面语或口语) 差异相当大 ,用现代音读出来 ,除了
少数久经训练的行家 或已经背诵过的篇章 ,一般人是完全听不懂的。文言文有一套稳定而不
可替换的常用词 :豕犬畜兽、曰语谓对、吾余汝其、之乎者也 ;加以词性兼用 ,词序灵活 ,成分省
略 ,句型变式 ,字形则异体、通假 ,不一而足。就内容说 ,古今人情世事、风俗物理 ,早已面目皆
非。要完全掌握文言文的语言和内容 ,绝非每周数学时所能奏效的。民国以来 ,曾经以文言为
“国文”课主体 ,结果自是多劳而无功。在古代社会 ,十年寒窗 ,皓首而不能穷经的尚且比比皆
是呢 !




不大 ,多学一点自然更好 ;如果确实有用 ,再难也得硬着头皮学。而现实就是难度大而应用少 ,
语文教育要是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去教 ,势必费时多而收效少。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人不愿付











际上在后来的事业上并未发挥多少作用 ,怎么能用相差近一个世纪的经验来指导现实呢 ! 吕
叔湘先生曾经直言不讳 :“说不学文言就写不好白话文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 ⋯⋯事实
并不支持这种理论。五四以后一段时期 ,很多受过长期文言训练的人改写白话 ,就是写不好。




学家还主张废弃白话文 ,恢复文言文 ;废弃简化字 ,恢复繁体字。在他们看来 ,近百年来中国人
为了语文现代化的一切理想追求成了可笑的闹剧 ,几代人的奋斗竟然成了荒唐而无谓的儿戏。
在经过一番环境失衡之后 ,人们正在呼唤重新创造山青水秀的境界 ,在历经一番繁忙之后 ,人




　　白话文是和文言文相对而言的 ,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书面语 ,至于不同点 ,文言是脱离口语
的 ,白话是按口语写成的。如果除开难以划界的唐以前的“古白话”不说 ,从近代白话到现在 ,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清代以前的近代白话多半是说的或唱的“俗文学”,并非把日常口
语如实地书面化 ;“五四”以后当家的白话文 ,文学的题材和体裁都多样化了 ,散文、诗歌、杂文、
话剧、小说 ,反映社会生活的面也更加宽广了 ,就其书面语言说 ,和实际口语依然有距离 ,至于
公文写作 ,在相当长时期里还充斥着“等因奉此”的文言成分。从 30 年代到现在 ,现代白话又
经历过不小的变化。书面白话的可读性更强了 ,从内容到形式也更体现了广泛性和多样性。
把现代白话、尤其是当代白话作为中文教育的书面语训练的主体 ,这应该是大家都能同意
的原则。需要研究的是 :适当保留的《水浒》、《红楼梦》等近代白话作品应该占多大比重 ? 30
年代的现代白话文和当代白话文相比 ,应该以何者为主 ? 文学性的范文和非文学性的范文应
该以何者为主 ? 历来所崇尚的作为主体的 30 年代美文 ,由于内容的时过境迁和语言的自然更
替 ,近些年来已经使年轻一代学生感到隔膜 ,从表达方式的多样化上说 ,也难以适应当代社会
实践的需求 ,因而不时都有语文书选编时文乃至各类应用文的呼声。看来 ,语文课中的书面语
训练应以当代白话为主体 ,适当保留一些 30 年代美文和近代白话小说。除了富于文学趣味的
范文之外 ,也应该有一般的书面表达 ,包括应用文写作的训练内容。这种说法少了些“文以载
道”的说教和诗情画意的陶醉 ,却是非常现实的需要。这一点叶圣陶先生早在 40 年代就有过
精当的说法 :“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 ,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较小的范围 ,文学之外 ⋯⋯还有非





20 多年间出版的新词语词典已有 30 多本 ,所收新词语的总量大约 5 万多条 ,除去不同词书重
收的和不稳定的外 ,净增新词当在 1 —2 万之间。第二 ,由于工业和科技的发达 ,人类开发和利
用自然的深广度发展很快 ,关于改善自身境遇的舒适化、知识化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现代社会
生活的内容必定是愈来愈丰富、愈复杂。面对这两种情况 ,语文课的范围如果还总局限于田园
牧歌式的抒情状物 ,局限于人情物理的发掘和追寻 ,不但远离当代社会生活内容 ,语言的使用
也与日常所见所闻格格不入 ,恐怕就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很难使他们学而致用。从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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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类说 ,在义务教育中为现代化技术打基础的课程不断增加 ,语文课还要处处优先、总想增
加教时 ,已是绝无可能的事 ,唯一的办法是精简过时的内容 ,使教材做到少而精。同时 ,还应该












就有了理解的困难。例如“孤老”在明代小说里指嫖客 (《南牢记》) 或老主顾 (《水浒》) ,今山东
阳谷方言指“姘夫”,义近前者 ,在闽语则指麻疯病 (福州) ,或形容人孤僻 (泉州) 。
由于文言的历史长、地位高 ,也由于白话毕竟是口语加工而成的书面语 ,因此 ,文言对于白
话是随时可以“君临”其中的 ,从近代到当代白话 ,都有不少文言成分。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成
语 ,还有一些是带有引用性质的古文或典故。可是教学现代白话文时遇有文言创作的成语往
往也不求甚解 ,囫囵吞枣。例如“走马观花”的“走”是跑 ,“行而自迩”的“行”是走 ,“迩”是近 ,
“居心叵测”的“叵”是“不可”的合音。“扑朔迷离”是并列的叠韵词 ,“蝇营狗苟”则是并列的偏






白话不是“平白如话”吗 ? 早期的白话中 ,宋元的“话本”就是说书 (讲故事)人的脚本 ,理学
家和禅宗和尚的“语录”则是口述的记录 ,大体上都是很接近口语的。但是由于当时文言势力
大 ,占着正宗的地位 ,介入白话写作的文人又很惯练于文言 ,所以时常就在白话里掺杂着文言 ,
尤其是夹杂在说话中的唱词、诗篇、散曲或弹词、戏曲 ,离口语就更远了。到了白话取代文言以
后 ,最早做现代白话文的大家们大概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胡适之说的 ,“我写的白话差不多全是
从看小说得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 :水浒红楼西游儒林外史一类的小说早已给人们许多白话
教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另一种是周作人说的 :“以口语为基本 ,再加上
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 ,杂糅调和 ,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转引自张中行《文言与白
话》,241 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总之 ,也并不是全都按照口语去写。
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之大据说和日本语相去不远 ,在世界上各种语言中都是名列
前茅的。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形呢 ? 就汉语的情况看来 ,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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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汉语的书面语从文言到白话 ,历史长、典籍多、地位高、影响大 ,和口头语相比又变化
慢、分歧小 ,执笔为文的人总是忘不了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那一套 ,到了现代则有“五四”到 30
年代的各种“美文”可供借鉴。因此 ,下笔成文 ,就习惯于“从书本上讨生活”。
第二 ,早期的白话是用官话写的 ,现代的白话则以普通话为基础 ,与官话、普通话并存的 ,
向来有分歧很大、品种很多的文言 ,近代以来 ,又引进了欧化新词语和句型 ,更是和汉语格格不
入。果若大家都拿实际口语直接入文 ,就像吴语区的“山歌”,粤语区的“木鱼书、粤讴”那样 ,也
就只能是方言书面语了。
第三 ,口头语散漫、冗杂、直率 ,书面语则总是比较严谨、简练、委婉的 ,下笔为文的读书人
总想着“文章千古事”,怕“行之不远”,便形成了着意修饰、润色的习惯。中外的作家都十分重
视修辞 ,就是这个道理。造成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的这一条原因是中西语言共同的。



















口语是一条历史的长河 ,日新月异 ,奔腾直前 ,尽管其中也有泥沙 ,它总是不回头的 ;尽管也会
有曲折 ,它的面前总有崭新的景物。完全脱离了口语的书面语 ,只能走上僵化的道路 ,被历史





这样的思想是否已被语文教育工作者普遍接受了 ? 是否变成语文教师的行动了呢 ? 看来
并没有 ,新编的教材和大纲就还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报刊上还常常可以见到关于学生作文
造作雕琢、文理不通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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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口语的训练不但会使书面语的训练失去依傍和源泉 ,还会造成另一个更大的失误
———无法培养青少年的口语表达能力 ,使他们在走上社会之后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
的传统历来重领悟、轻表达 ,“能言善辩、能说会道”并非褒义词 ;诗云 :“巧言如簧 ,颜之厚矣”;
子曰 :“巧言令色 ,鲜矣仁”;老子则说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 ,辩者不善”。看来这个
观点是儒道共识、文野皆同的。难怪语文教育只要读写 ,口语训练自生自灭 ,古来如此 ,于今也
难以改变。然而在一体化、地球村的年代 ,人际交往愈来愈频繁 ,在传声技术现代化的年代 ,口
头交际愈来愈重要 ,一代新人要投入社会 ,要在公关活动中应付各种复杂局面 ,实现自我价值 ,
没有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怎么行 ? 实际上 ,年轻一代关于这一点早有领悟。经历过许多次人
才交流会上的面谈以及同龄人之间的种种交往 ,他们对于提高口语水平早有迫切的要求。各




口语和书面语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书面语可以精雕细刻 ,慢慢推敲 ,而口语呢 ,若是双向
的讨论 ,便要对答如流 ,单向的独白也得流利通畅 ,而且要能把听者吸引住 ,让他们听进去、理
解你、信服你 ,言语过程就还得随时适应环境 ,调整关系 ,才能产生效果。在口语交际的时间链
上 ,一秒钟之间 ,要聆听、思考对方的话语 ,审核、判断其中的内容并作出应付的决策 ,然后选
词、造句 ,形成表达方法 ,最后还要用恰当的语调说出来 ,这其间充满着语言能力、思维灵敏度








有的方言没有撮口呼 ,渔民说移民 ;有的前后鼻音不分 ,“观光、担当、京津、新星”无法辨别。词
汇语法方面的差异其实比语音不准更加影响相互间的理解和沟通。“虎头”和“斧头”分不清而
引起误解的机会并不多 ,因为有语言环境的参考 ,像广州话“糖水”指甜汤 ,“凉水”指清凉饮料 ,
“得意”是有趣 ,“拉扯”是平均 ,就容易造成歧义 ;瓶子说瓶 (苏州) 、樽 (广州) 、矸 (厦门) ,茄子说
矮瓜 (广州) 、落苏 (苏州) 、紫菜 (福州) ;或者像广州人那样说“吃一碗添 (再吃一碗)”、“我走先
(我先走)”,也会使人摸不着头脑。至于量词的用法 ,人论只 ,蚊子论头 ,篮球论粒 ,刀论张 ,鱼
论行 ,房子论块 ,虽然靠着语境未必会误解 ,但是引人哄笑 ,甚至造成不快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方言和普通话是同一民族的语言 ,相互间本来就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可接纳我 ,我可接纳
你 ,不像中国人学外语 ,完全可以放下母语 ,另外学一口洋腔洋调。连文化程度很高的人也很
难摆脱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然而 ,方言对于普通话有干扰的一面 ,也有补充的一面。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东南方言较之官话保留了更多的古汉语词汇 ,例如面 (脸) 、目 (眼) 、腹
(肚子) 、汤 (热水) 、卵 (蛋) 、索 (绳子) ,无怪乎南方人读写现代文不时会有用词不当甚至语法不









已经先入为主了 ,教普通话、白话文时总是另起炉灶 ,重新开始 ,对于方言与共同语相抵触的成
分不加比较 ,不加克服 ,把从小学到的方言和共同语可以相通相容的部分也抛弃了。这种先清
理地基再盖新楼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学龄儿童实际上已经具备相当多的母语知识和能力 ,
根据现代应用语言学的研究 ,10 岁以前的儿童就已经获得终身的母语能力的 70 %了。把语言
习得和语言教学割裂开来的做法是违背人类获得语言的客观规律的。
本来 ,人类的生理、心理机制就具备先天的能力 ,包括由局部到整体的生成能力 ,由个别到
一般的类推能力。粗通普通话的南方人初次听到山东腔、山西腔的普通话 ,不要几分钟就能掌
握普通话四声和方言四声的折合方法 ,很快就能听懂了。反过来说 ,未接触闽语的北方人刚接





汇、语法上都没有多少区别 ,而在闽粤方言区 ,一般人说的普通话字音不准的都达 80 % ,常用





第三 ,在教学方法上 ,一定要让学生多开口 ,多朗读 ,多说话 ,利用声像读物 ,引导学生把自
己的读和说与读物中的标准音、规范话作比较 ,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 ,自己解决问题。学生的
语言能力是有差别的。在城市里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方言背景 ,在口语教学中完全可以组织
学生开展集体活动 ,让他们能者为师 ,互教互学。只要组织得法 ,这种活动还可以补足老师自
身的局限 ,激发学生的兴趣 ,使他们形成良好的口语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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